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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认为在新媒体科技发展的 “后舌尖时代”， 城市饮食文化空间发生了转向， 呈现出实体

空间和新媒体空间交融的特点， 包括可感知的媒介体验、 可流动的时空视野、 可沟通的社会关系和可融合

的全球网络等四个要素， 并从表达与表演、 拟像与真实、 可视化与隐秘化、 偏好与区隔四个维度探讨了新

媒体影响下城市饮食文化传播的特征， 指出城市饮食文化传播的变革将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走向无限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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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某个文化核心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它的胃。［１］饮食传播不仅赋予不同地方饮食特定的文化象征意

义， 呈现不同群体和个体的饮食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 而且能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发挥传递信息、 沟通

人际关系和规范行为活动等社会功能。［２］饮食作为城市生活最为关键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一， 是揭示城市

文化的重要符码。 都市人循着美食的足迹穿梭于城市街区、 广场、 商场、 公园、 草坪、 公路……通过

饮食体验去观察、 了解和体验城市， 用自己的味觉去读懂城市的变换， 用自己的身体创作出城市文

本，［３］最终拼接成更真实、 准确、 丰富、 接地气的城市空间。 城市与饮食文化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

系， 每一种饮食现象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意涵支撑着， 饮食传播让更多人透过地方食物感知城市的风

采， 透过饮食空间、 饮食实践和饮食文化的嬗变， 体味城市的肌理与变迁。
城市饮食文化的表达、 传承和扩散依赖媒介。 传统时代饮食利用传统媒体， 如城市杂志、 报纸、 广

播和电视媒体等进行传播， 使人们树立了传统的饮食习惯、 饮食文化和消费观。 当城市传播步入新媒

体时代， 以手机为主要形式的移动媒体全面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 饮食行为方式发生巨大变

化， 人们动动手指， 划划屏幕， 就能随时随地轻松掌握自己需要的饮食信息， 可以根据网络指导进行

相应的美食实践行动， 还能和网友交流饮食信息、 分享美食体验。 各种类型的饮食 ＡＰＰ 和网站相继成

立， 为推广饮食传播创造了广阔的平台， 如国内大众熟知的大众点评网、 美团网、 Ｅｎｊｏｙ 等已成为人们

经常使用的美食生活平台。 都市人也越来越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饮食信息和饮食文化， 晒食物图成

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 甚至催生了千奇百怪的 “吃播” 视频 （网络美食真人秀）， 成为关注度颇高的网

络视频热门标签。 享誉国际的 《舌尖上的中国》 传播是以电视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 而在新媒体科

技下， 饮食传播活动从 “舌尖” 向 “指尖” 迁徙，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时代称为 “后舌尖时代”。［４］ 在

“后舌尖时代”， 新媒体特别是移动媒体成为饮食传播的主要途径， 它不仅使饮食活动逐渐改变了原有

的结构形态， 同时也改变了都市人对饮食文化的认知。 本文试图分析 “后舌尖时代” 城市饮食文化传

播的空间转向和传播特点， 并延伸探讨新媒体科技不仅推动城市饮食文化变革， 还将影响城市未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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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饮食文化空间转向： 实体城市与新媒体空间的交融

　 　 芒福德认为都市人不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 而是生活在媒介建构的影像世界中。 “大都市人最精

彩的生活， 就是离不开纸的生活”。［５］ 他指出， 大部分都市人无法获得与生活的直接联系， 而是借助媒

介， 作为观众、 听众或者读者与生活产生间接联系。 因此， 在 《历史名城》 中， 芒福德不只把媒介看

成一种技术、 一种中介实体， 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环境， 他甚至认为传播系统足够组成一个 “无形的城

市”。［６］媒体是城市传播最有效的工具， 它能满足城市对信息传播与沟通的所有需求， 伴随新科技的推

陈出新， 城市传播进入新媒体城市传播时代。 新旧媒体的整合改变了城市原有的权力结构和运行规则，

重塑新的平衡模式。 在麦奎尔看来， 新老媒体的聚合不仅改变了媒体的场所和社会功能， 而且催生了

生产社会空间的新手段。［７］ 城市与媒介的勾连不仅存在于大事件报道中， 还渗透入城市生活的点滴方

面， 影响都市人的生活习性和传播实践。 这种城市传播可以深入都市人生活中最细微的实践， 比如饮

食。 新媒体给城市饮食传播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它改变了饮食传播的时空和功能， 促使城市饮食文化

空间发生了转向， 产生一个全新的饮食文化空间。 这个全新的饮食文化空间不是指实体城市空间被新

媒体空间所取代， 而是实体城市与新媒体空间交融、 饮食生产和消费过程交融的传播空间。 它能借助

可感知的新媒体科技传递饮食信息， 调动受众的感官神经进行饮食信息的传播、 共享与体验， 它既注

重城市时空的流动性， 又讲求社会关系的可沟通性， 同时促进饮食传播扩散形成全球饮食传播网络。

笔者认为， 新媒体传播下城市饮食文化空间具有四个独特的要素： 可感知的媒介体验、 可流动的时空

视野、 可沟通的社会关系和可融合的全球网络。

１ 可感知的媒介体验

媒介科技的交织叠加， 推动了饮食信息的多元聚合， 带来了受众感知的多重体验。 在这个新媒体传

播下的城市饮食文化空间中， 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神经器官和感觉器官借助新媒体科技相通相连， 形成

纵横交错的饮食共享体验网络。 这种媒介体验并非只停留在线上的虚拟体验， 还可以延伸至线下成为

人体所感知的饮食体验。 参照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在 《体验经济》 一书中提出的 “体

验黄金点理论”， 城市饮食媒介体验可以分为娱乐体验、 教育体验、 审美体验和逃避现实体验四个部

分：［８］首先是娱乐体验， 美食信息的传递能让受众感受到舒心快意、 精神放松。 其次是教育体验， 饮食

信息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烹饪技巧、 营养常识和饮食文化等， 还扩展至人文地理、 生态环境、 人生哲理

等方面的知识， 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接受了各种教育； 再次是审美体验， 新媒体饮食传播诉诸图

片和视频的魅力感召， 实现了味觉审美向视觉审美的转变； 最后是逃避现实体验， 它指的是都市人沉

浸于虚拟的网络世界， 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 连通人体的视觉、 听觉、 味觉、 嗅觉和触觉， 制造受众

想象中的在场， 以及与在场者感同身受的美食体验。 尤其是 “ＶＲ＋美食” 这种沉浸式媒介体验让人进

入虚拟与物理一体化的感知氛围， 让人达到一种身心一体的愉悦体验。［９］ 可感知的媒介体验改变了受众

单纯通过依赖倾听或者凝视带来的听觉或视觉想象理解信息的传统模式， 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 多感

官、 身临其境的美食体验： 观其所观， 触其所触， 闻其所闻， 嗅其所嗅， 尝其所尝。

２ 可流动的时空视野

梅罗维茨指出， 新媒体促进时空结构的交叠， 传统固定的地理空间让位于易变柔软的弹性动态空

间。［１０］卡斯特在梅罗维茨的基础上强调了新媒介对传统空间的颠覆， 他认为网络技术界定了新的空间，

这个新的空间就是 “流动空间”， 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１１］ 手机媒介

加速了城市空间的流动性， 同时也培养了个体饮食传播的可流动时空视野。 如都市人利用手机定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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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确定自己和食物的位置和相隔距离， 通过身体在城市中的移动来改变与食物之间的关系。 “离目的

地 （餐厅） 还有 ３００ 米， 您将在 ５ 分钟后到达”， 手机的位置感知功能使个体与食物之间的距离既以空

间方式确立， 又以时间方式确立， 可以说， 流动通过时空建构了个体的饮食实践， 建构了饮食文化，
甚至建构了社会。

饮食文化传播的流动既是网络实践， 又是现实体验， 它既产生于传播饮食信息、 交流互动的虚拟空

间， 也存在于实体城市来表现个体追逐饮食的身体挪移状态。 “吃什么” “在哪里” “怎么去” “怎么

吃” ……这些日常饮食问题带动个体游走于新媒体空间和城市实体空间之中。 城市饮食文化时空压缩

并模糊了符号世界和现实时空的距离， 连通了社会空间 （物理空间） 和网络空间， 人们对可流动时空

的关注不再局限于人、 物质、 信息和资本等的移动， 还注重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验、 实践、 差异性

和多重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构建社会。［１２］时空的流动状态给都市人带来虚实交融的特殊饮食体验， 流动状

态让个体在饮食实践中发挥主动性和选择性， 更能感受到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的自由、 机会和能力的

提升， 此外， 个体还能通过与食物不同位置关系的变化来认清个体与饮食、 个体与他人、 个体与城市

的关系。
３ 可沟通的社会关系

以食物为中介的线上饮食传播行为对传统饮食传播方式产生创造性颠覆， 饮食传播和交流手段的

非物质化改变了传统熟人圈的社会关系， 形成了基于对美食的兴趣爱好而形成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

谢静认为， 城市的可沟通性包括连接、 流动、 对等和融通四个内涵，［１３］她强调城市需要有更多交流互动

和对话合作， 以满足都市人多元化的精神需求以及包容化的城市认同。 新媒体饮食传播互动形式多样：
对社交网络的食物图点赞、 在美食网站评论、 在美食视频中发布弹幕、 在餐厅官网对用餐体验打分等

等， 均体现个体与他人和组织沟通交往的意图。 城市饮食文化传播的社会交往符合可沟通的特性： 首

先， 个体间的沟通以美食爱好为基础， 城市甚至全球的美食关联通过传播而形成社交网络； 其次， 人

们在交换与共享中赋予饮食信息、 饮食文化和饮食空间不断流动变化着的活力和意义； 再次， 个体间

能够以平等的态度进行沟通、 对话和交流； 最后， 在对话中秉承对不同言论兼容并包、 认同合作的态

度， 促进不同饮食文化和思想的交融。
这种可沟通的社会关系与传统社会饮食传播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同， 以往的饮食传播以家庭或熟人

圈为主， 形成稳固的强关系， 相比之下， 依赖新媒体饮食传播形成的网络弱关系更适合弹性的都市交

往特征。 虽然都市人通过网络饮食传播和沟通形成了相似的食物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似的情感联系，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些人属于不同的圈子， 在思维和行为上存在差异化和多样化的特征， 网络弱关系

将现实城市中不同的社交圈子连接在一起， 既为个体提供更多元、 创新的信息支持和观点视角， 又重

构了城市社会关系， 赋予城市更为丰富的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意义。
４ 可融合的全球网络

史安斌认为， 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包含以下元素： 传播主体多元化、 传播内容去意识形态化、 受众

指向相对泛化并关注全球共同关切， 实现全球范围内不同社群意义和价值观的共享。［１４］ 科技发展将饮食

传播置于全球传播的范围之内： 在全球化之下， 世界美食能够汇聚于同一城市； 在新媒体科技下， 人

们可以随时随地掌握关于全世界饮食的所有信息。 参照麦克卢汉 “环球村的新世界” 的说法， 我们可

以用 “饮食地球村” 来形容媒体聚合背景下饮食传播的全球化融合特征。 以互联网、 社交网络和移动

媒体为主要形式的新媒体， 其移动化、 社交化、 融合化的特点， 使饮食传播融入全球公民的日常生活

和互动中， 而且这种虚拟行为还能转化并融入线下实际的饮食行为。 比如人们到城市旅游时， 经常会

在网上做充分的 “美食攻略”， 然后按图索骥， 到城市网红店去 “签到打卡”， 并将自己的饮食体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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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通过社交网络传播至世界各地， 编织了一张融合各种饮食信息、 符号、 互动和情感的全球饮食

网络。
新媒体时代全球饮食传播的可融合化既指媒体融合、 也指饮食空间的融合、 饮食文化的融合和饮

食价值观的融合。 它旨在把饮食文化从地方性中脱嵌出来， 融入更广泛的时空领域， 促进饮食传播地

方性和全球性的紧密结合， 扩大全球饮食文化的交流， 以消除地理意义上的边界， 消除饮食文化的边

界， 消除沟通互动的权力边界， 形塑多元、 平等、 包容的全球饮食传播网络。 它促使全球公民依靠网

络分享美食、 相互尊重、 平等交流， 形成全球饮食公共场域和全球饮食社交网络。

二、 “后舌尖时代” 城市饮食文化传播特点

饮食既是生理需求， 又是文化表征， 特定的饮食理念混合了风向潮流、 信息和社会价值观， 影响人

们的饮食方式、 健康和人际往来。［１５］食物不只是供人食用的东西， 因为进食总是有约定俗成的意义， 这

些意义具有象征内涵， 并以象征的方式来传达思想。［１６］ “后舌尖时代” 的饮食文化传播研究不仅考察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利用新媒体展开饮食传播的行为， 而且分析伴随饮食传播的心理和情感变化， 包括

饮食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的自我形塑和集体认知、 依赖饮食传播达成的社会交往和身份确认等， 并试

图发掘城市饮食传播的社会和文化意义。 以下将从表达与表演、 拟像与真实、 可视化与隐秘化、 偏好

与区隔四个维度探讨 “后舌尖时代” 饮食文化传播特征。
１ 表达与表演： 在自我展现中建构身份

米德将人们对譬如饥饿、 食物和营养的冲动和需求列为人作为生物有机体最基本的生物生理的冲

动和需求， 他强调不能忽视它的基本的社会性， 因为只有当个体在特定社会情境和社会联系中得到这

些冲动和需求的满足后， 才能在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中表达自己， 才能在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中找

到自己的人性， 最终才能发展心灵和自我。［１７］个体通过新媒体进行饮食传播， 并非只是满足最低层次生

理需求的行为， 相应的， 他们更注重饮食传播带给自己的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 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

需求。 通过饮食传播， 有人获得了安全感， 有人收获了友谊， 有人得到了社会承认， 有人成为自己所

期望的人物， 感受到自足的快乐。 所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饮食传播是一面镜子， 让大家照见现在

的自己及理想的自己。
自我只有在得到他人的承认时才具有价值， 因此个体在新媒体平台饮食传播的过程同样也是呈现

自我和建构身份的过程， 他们希望通过表达和表演， 能得到观看者的肯定， 实现全新的自我。 所谓饮

食表达， 指的是个体通过饮食情感和行为的网络流通和互动， 确认自己的社会地位、 生活格调和自我

身份。 而饮食表演则使个体在表达时更倾向呈现一种业余的专业化的热情态度和行为。 戈夫曼认为，

表演是图谋显示出他的精神、 力量以及其他的各种优良的特性。［１８］ 个体将新媒体当做 “前台”， 一丝不

苟地扮演美好的角色， 试图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无论是精心设计美食图片、 制作美食直播视频， 还是

对他人讲述自己的美食故事， 都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同， 促进理想中 “新个人” 的建构发展。
２ 拟像与真实： 共同想象下的集体美食狂欢

新媒体饮食传播饮食文化制造了全民对于美食的共同想象， 这种共同想象连接城市饮食文化的变

迁， 根植于人类深层次对饮食的情感和期望， 依赖现代科技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这种共同想象借

助文字、 声音、 图像等媒介符号传达出来， 创造了拟像与真实已然模糊的城市美食新世界， 并产生与

之相对应的美食集体狂欢空间和狂欢行为。
网红餐厅就是饮食传播之下集体狂欢空间的代表。 到网红餐厅 “拔草” （网络术语， 指通过饮食消

费， 把心痒痒的感觉和购买欲给 “拔” 了） 成为一种美食流行。 餐厅在线上线下通过差异化的炒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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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营销等方式， 吸引消费者慕名前去， 使之成为城市的饮食时尚汇集地。 消费并非 “打卡” 网红餐

厅的主要目的， 个性化的美食、 高颜值的包装、 有情调的装修或新奇的就餐体验都让消费者为之疯狂，
线下的狂欢通过拍照片、 发视频、 写评论的方式延伸至线上， 这几乎成为消费者在网红餐厅不约而同

的集体传播行为。

机器 （虚拟技术） 是虚拟享受、 影像享受的滤器， 大多数时间满足我们幸福的需要［１９］ 和对美好事

物的追求。 在新媒体传播中人们对食物的认知和印象甚至超越 （脱离） 了味道本身， 而依赖科技信息

强加给我们的意见， 如通过修图软件， 网上呈现的食物照片变得更精致更吸睛， 网络评论诸如 “ （这家

餐厅） 网上评价都很好， 确实不虚此行” “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网红店口碑不会差到哪里去” 等则起

到了很强的煽动作用。 所有这些， 使美食成为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 虚构的美食拟像最终成为真

实的评判标准。［２０］拟像又强化了人们对美食的共同想象， 人与机械合谋、 与符号合谋， 又继续新一轮的

集体美食狂欢。
３ 可视化下的隐秘化： 假意和谐的城市空间与无法估算的人际关系

新媒体的可视化功能， 使城市饮食文化传播展现出可感知的城市意象， 陆晔认为， 都市文化的

“可参观性” 特征能赋予都市特定文化意义， 这是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显著的城市特征。［２１］ 从表面上看，

都市人任意行走的城市空间是透明的和可视化的， 但可视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城市空间，
只不过都市人在传播时有意识地忽视了它， 营造假意和谐的城市空间， 与此同时， 人际关系也变得隐

蔽化了。
个体、 美食网红和新媒体饮食平台在传播饮食时， 采用各种传播手段和方式， 来体现有个性、 有品

位、 懂生活的文化内涵， 比如使用修图软件让食物变得异常精美、 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只呈现井然有序

的食物制作过程、 清新自然的用餐环境， 删除那些食物制作失败的镜头或者舍弃那些杂乱肮脏的厨房

画面。 信息仿佛在传播中自动生成了 “过滤器”， 传播者有选择性地内容传播， 将自己和受众置身于洁

净的、 愉悦的、 高尚的、 有品位的饮食空间， 能达到对完美美食的情感共鸣。 受众也只愿意看到他们

想看到、 对自己有利的内容， 所以丑陋的隐秘空间被选择性地忽略、 无视、 屏蔽或删除， 在传播者和

受众合谋之下， 构成了饮食传播假意和谐的城市空间。
从社会交往角度看， 新媒体饮食行为操作方式使得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的衡量变得模糊难辨。 传统

社会请客吃饭是人际关系的象征符码， 人们会根据一顿饭的规格价位来衡量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 布

尔迪厄在提到馈赠的理论时， 指出对交换率的共识出现在象征交换的经济中，［２２］且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

客观事实： 馈赠了就要回报， 请客了就要回请。 无论回报还是回请都需建立在估算对等的基础上。 在

新媒体时代饮食消费手段多样，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团购、 预售、 优惠券等促销活动， 在请客吃饭之前

提前买单， 饮食消费价格变得隐秘化， 这增加了一起吃饭的人们 “礼尚往来” 的计算风险。 人际关系

中的经济交换被放在悬置、 无参考性和不对等的位置上， 人际交往中的共识无法达成， 这可能影响到

人际间进一步和谐地交往。
４ 偏好与区隔： 饮食传播的选择趣味和空间准入

美食 ＡＰＰ 有明确的美食分类供用户筛选， 比如在搜索餐厅时可以看见小吃快餐、 咖啡厅、 自助餐、
面包甜点、 酒吧、 面馆、 西餐、 火锅等类型， 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符合个人偏好的餐饮定位，
在这过程中， 饮食分类完成了。 分类系统是社会空间的结构归并的产物， 这种归并是对这个空间中的

一个确定位置的体验而实现的。［２３］都市人的饮食选择趣味并非源于天然的美食偏好， 一方面， 它受到了

个体所在的社会位置以及与此对应的 “习性” 的限制。 凡勃伦认为， 社会效仿的作用促使不同阶层的

都市人之间美食消费品味和行为的传递和流通。 在这种偏好之下， 都市人的饮食实践既产生了高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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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位置的经济支出和消费， 又保持了对更高阶层的关系的习惯的认可态度， 加强了身份和效忠这些方

面的流行观念。［２４］另一方面， 它受到大数据的影响， 大数据会根据用户长期的浏览、 搜索和购买行为，

判断其饮食偏好、 购买能力和饮食消费习惯， 从而确定其个性化的饮食趣味和偏好， 确定的标准与用

户的经济收入、 身份地位、 社会阶层等因素紧密相关。 因此， 饮食传播的选择趣味就意味着社会区隔。

与此同时， 城市饮食文化空间将不使用网络者拒之门外， 如不懂新媒体的老年人被隔离在城市之

外。 空间作为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 也是权力运作的基础，［２５］不善于使用新科技的年长者， 不是城

市主流人群， 不是现代社会的知识追逐者， 更不是这个时代的权力掌握者， 他们是城市饮食文化空间

陌生的他者， 无法获取准入权。 代际差异产生的区隔注定使城市饮食文化空间属于年青一代。

三、 结 　 　 语

本文的核心是认为新媒体带来了城市饮食文化空间的转向， 这个虚拟和实体融合的空间具可流动

的时空视野、 可沟通的社会关系、 可感知的媒介体验和可融合的全球网络四个要素。 同时 “后舌尖时

代” 都市人饮食文化传播的特点具有以下特点： 个体通过新媒体上的饮食表达和表演， 其目的是为实

现理想中的自我建构和身份认同； 拟像化的饮食替代了现实世界真实的饮食需求， 传者和受者通过合

谋产生了共同想象下的集体美食狂欢； 为营造假意和谐的饮食文化空间， 代表肮脏、 丑陋的隐秘饮食

空间被人为忽视了， 饮食的网上支付模式使请客吃饭的价格隐秘化， 这为衡量人际交往价值制造了障

碍； 饮食文化传播中产生的饮食趣味与社会习性、 社会效仿以及大数据有关， 饮食偏好的确认意味着

区隔的形成， 不善使用网络者尤其是老年人被排斥在新媒体饮食文化空间之外。
城市新媒体饮食文化传播的变化既是对都市人饮食习惯、 饮食行为和饮食格调的变革， 也是对实

体城市的改造。 凯文·林奇指出， 现在是一个城市变化的时代，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事物的存在状态，

还影响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以及它们与我们的希望、 记忆和时间流逝感的连接方式。［２６］ 科技改变饮食文

化， 也改变了城市， 带动城市变化的速度， 加速我们对城市变化认知的理解， 同时不断更新连接方式，

使我们能根据美好的愿想更好地栖息于变化中的城市中。 帕克认为， 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生活世

界， 在改造城市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己。［２７］都市人迅速适应媒介科技发展带来的饮食文化传播变革， 并

利用它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相信城市饮食文化传播的变革也将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走向无限可能。

如果科技有能力抓住人们的胃， 那么它必然有能力抓住都市人的其他感觉器官， 这意味着， 未来科

技对城市和都市人的改造将可能渗透性地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所有面向， 那时人类赖以生存的生

态系统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舍基在 《人人时代：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中指出， 互联网并非是在旧的生

态系统里引入新的竞争者， 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生态系统。［２８］依赖互联网科技的生态系统不仅成为智慧

城市建设的技术保障， 还为科技影响下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居民生活、 生产建设、 文明文化的创新

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我们可以对未来城市展开大胆想象： 智能餐厅、 智能环境、 智能交通、
智能家居、 智能医疗、 智能教育、 智能警察……一系列智能化工程催生出相应的智能饮食之城、 智能

环境之城、 智能交通之城、 智能家居之城、 智能教育之城、 智能平安之城， 它们在改造与创新的同时，
与城市空间、 城市文化、 都市人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 为都市人创造更健康、 美好、 和谐、 宜居的城

市生活。

参考文献：
［ １ ］ Ｃｈａｎｇ， Ｋ Ｃ ｅｄ Ｆｏ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Ｍ ］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４

６２



第 ３ 期 王淑华： “后舌尖时代” 城市饮食文化的空间转向及其传播特点研究

［２］ 瞿明安  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 ［ Ｊ］  史学理论研究， １９９５ （４） 

［３］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 ［Ｍ］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 ９３

［４］ 杨碧蓉， 周敏， 周睿  “后舌尖时代” 背景下中国饮食文化的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 ［ Ｊ］  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５） 

［５］ ［美］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文化 ［Ｍ］  宋俊岭， 李翔宁， 周明浩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２９４

［６］ Ｍｕｍｆｏｒｄ， Ｌ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ａｒｎ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６８，

ｐ ５６３－５６７

［７］ ［澳］ 斯科特·麦奎尔  媒体城市———媒体、 建筑与都市空间 ［Ｍ］  邵文实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

［８］ ［美］ 派恩二世， 吉尔摩  体验经济 ［Ｍ］  夏业良， 鲁炜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３８

［９］ 李沁  沉浸媒介： 重新定义媒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 Ｊ］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１７ （８） 

［１０］ 刘路  论新媒体对城市空间的四重影响 ［ Ｊ］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２ （４） 

［１１］ ［西班牙］ 纽曼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 ［Ｍ］  夏铸九， 王志弘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５０６

［１２］ 孙九霞， 周尚意， 王宁， 朱竑， 周大鸣， 甄峰， 刘行健， 杨晶晶， 陈敬复， 杨茜好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 流动的时间、 空

间与社会 ［ Ｊ］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３］ 谢静  可沟通城市： 网络社会的新城市主张 ［ Ｊ］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１５ （７） 

［１４］ 史安斌  社交媒体时代全球传播的理想模式 ［ Ｊ］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１） 

［１５］ 郭于华  食物和家庭关系： 餐桌上的代沟 ［Ａ］  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 儿童和社会变迁 ［Ｃ］  景军， 钱霖亮， 李胜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８０

［１６］ ［美］ 西敏司  饮食人类学———漫话餐桌上的权力和影响力 ［Ｍ］  林为正译  北京：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７

［１７］ ［美］ 乔治·Ｈ·米德  心灵、 自我与社会 ［Ｍ］  赵月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２０２－２０３

［１８］ ［美］ 欧文·戈夫曼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Ｍ］  冯钢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１）： ２１４

［１９］ ［法］ 让·波德里亚尔  完美的罪行 ［Ｍ］  王为民译  北京： 商务印刷馆， ２０００： ４３

［２０］ ［美］ 斯蒂文·贝斯特， 道格拉斯·凯尔纳  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 ［Ｍ］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５５

［２１］ 陆晔  都市景观的影像化与意义共享———以上海城市形象宣传片的受众解读为个案 ［Ａ］  黄旦  城市传播： 基于中国城市

的历史与现实 ［Ｃ］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１２８

［２２］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 ［Ｍ］  谭立德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５： １５８

－１５９

［２３］ ［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 （上册） ［Ｍ］  刘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 ２７４－２７５

［２４］ ［美］ 凡勃伦  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 ［Ｍ］  蔡受百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２２５

［２５］ ［法］ 米歇尔·福柯， 保罗·雷比诺  空间、 知识、 权力———福柯访谈录 ［Ａ］  包亚明  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 ［Ｃ］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１３－１４

［２６］ ［美］ 凯文·林奇  此时此地： 城市与变化的时代 ［Ｍ］  赵祖华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２０１６： ２９

［２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ｒｋ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６， ｐ ３

［２８］ ［美］ 克莱·舍基  人人时代：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Ｍ］  胡泳， 沈满琳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５０

［责任编辑： 詹小路］

７２


